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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鸡蛋
（小说）

□李新勇

梦境（组诗）

□汪益民

向恩师周琪行“大礼”（散文）

□易国杰

从我第一次发现那本书到现在，
已过去了三个多星期。在路上，我担
心那本书已经被别人买去。要真是
那样，如何处置这五只鸡蛋？是换一
些家里需要的东西，还是把五只鸡蛋
原封不动拿回家？我拿不定主意。我
想不管哪一种，都会被大人发现私藏
了鸡蛋。五只鸡蛋，价值两毛钱，在那
时那样的家庭，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当然，我更舍不得为掩盖自己做的坏
事，而把这五只鸡蛋抛在半路上。

还好，《小兵张嘎》静静地躺在沾
着酱油和红糖碎末的柜子里。以前，
我和小伙伴们有事没事都要跑到供
销社门口逗留一阵，柜台里飘出的红
糖、酱油和其他商品混合的气味是那
样好闻，深深吸一口都能解馋。而今
天，我根本想不起要吸一口那复杂的
甜香。在我将书包举向营业员胥大
爷的时候，我已经看到连环画封面上
的小嘎子在冲着我挤眼睛了。小心
脏扑通扑通要跳出胸膛的感觉，在后
来的新婚之夜，都没有这么剧烈。

营业员胥大爷是外地人，他说话
的口音跟我们不一样，至今没有人说
得清他是姓徐，还是姓许，或者姓
胥。为了表示他的独一无二，姑且叫
他“胥大爷”。“大爷”在我们那地方有
两种发音，一种发dà yé，用来称呼
祖父的哥哥；另一种发dà ye，用来
称呼父亲的哥哥，或是对老年男性长
辈的尊称。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只要
开口，就能听明白是在称呼前一种男
性还是后一种男性。可写到纸上，汉
字相同。胥大爷还有个更加通俗的
称呼叫“胥老汉”，大人小孩在背地里
都这么称呼他，被他听见了，他不恼，
也不反驳。可我爹每次见到他都会称
呼他胥dà ye，照这么推理，我应该称
呼他胥dà yé。可我怎么也喊不出
口。那时候我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
生，我认为这一定是制造汉字的人故
意偷懒，少发明了一个汉字——我爹
跟我对胥大爷的称呼，写在纸上是三

个相同的汉字，谁分得清楚是dà ye
还是dà yé？这不是故意搞乱辈分
吗？因此，我对他说：“胥老汉，我用
鸡蛋来换你的《小兵张嘎》！”

胥大爷正将洒落柜台的几粒盐
巴扫到一个小碗里。人们传说他做
饭用的盐巴从来不需要出钱买，扫扫
柜台上洒落的，一年到头都用不完。
他抬起一张黑苍苍且满是皱纹的脸，
慈祥地朝我打量一阵说：“你爷爷我
认识，叫李文科，你是李文科的孙子，
你的爷爷虽然是农民，年轻的时候是
县政府的红笔师爷，到如今吟诗作
赋，谁赶得上他？我比他还大两岁，
你爹见了我都恭恭敬敬喊我胥dà
ye，你要是不招呼我胥 dà yé，你
跟不识字的放牛娃有什么两样？辱
没了你们李家的书香门第！”

我的脸热一阵冷一阵，从来没有
人这么斯文地骂过我，弄得我一点脸
面都没有，恨得我想转身从地上摸几
个石头，砸进他的供销社。但为了顺
利完成物物交换，得到那本书，我乖
乖地打招呼：“对不起了胥dà yé，
这是五只鸡蛋，我要换那本《小兵张
嘎》。”说着把书包举过柜台，递给胥
大爷。

当胥大爷把我的书包扒开，我和
胥大爷都傻眼了，四只鸡蛋完好无
损，第五只鸡蛋谁知道是我哪一步幅
度跨得太大，惹它不开心，裂开了嘴
巴，蛋清和蛋黄傻傻地待在书包底
部。我急得眼泪水都出来了。胥大
爷问我：“你这鸡蛋是偷来的还是你
家大人让你来换的呢？”

我反问他：“有区别吗？”
他说：“当然有区别啦，如果是你

偷来的，你赶紧把这四只也一起捡了
拿回家去，免得挨打。要是你家大人
让你来换的，这四只鸡蛋先暂时放在
这儿，你把破鸡蛋小心拿回家，别浪
费了，还可以炒一小盘儿的。你赶紧
再去换一只好鸡蛋过来，这本书就属
于你啦！”

我觉得他说得太有道理啦。我
说：“是我奶奶让我来换书的。”

胥大爷说：“你先把破鸡蛋送回
去吧，小心时间长了，干得跟你的书
包黏在一起，刮都刮不下来。”

我转身就往家里跑，跑出几步，
扭头对他喊：“胥大爷，您一定要把这
本书留给我哈！”

胥大爷回答我：“你只要在今天
把鸡蛋拿来补齐，保证有，明天来就
不一定啦！”他最后一个字拖得很长，
我扭头飞奔，他悠长的“啦”字还没有
结束，我已跑得他的声音撵不上。小
路两边的草木在我两边迅速后退。
我心想，哪有这么巧，偏偏在我要买
的时候杀出个出手比我还快的人。

跑到那棵大槐树前面，我看见奶
奶在老屋前面的水井边洗菜。我一
激灵，心想我要是继续狂奔进家门，
奶奶一定知道我是从远处跑回来的，
既然是从远处跑回来的，她要是问书
包里的破鸡蛋是从哪里来的，我怎么
回答呢？偷的不可以，捡的更不行。
我轻手轻脚地绕到老屋后面，摸着胸
口喘了一阵气，直到额头上摸不出汗
水，才回到家，把书包和破鸡蛋交给奶
奶。奶奶心疼这只破碎的鸡蛋，竟没
问我为啥把这只鸡蛋放进书包里。
奶奶小心地把书包底上的蛋清和蛋
黄刮到碗里，放进碗柜，打算做晚饭
的时候，炒进某个合适的蔬菜里。

我趁奶奶忙乎的时候溜出老屋，
找遍了木柴堆、芝麻秆、乱草丛和草
垛顶上的临时鸡窝，除了几根鸡毛，
一只鸡蛋也没有发现。

我抬头看了一眼太阳，正午过后
太阳朝西边走，还有几个时辰才会落
到山背后。太阳落山，供销社就关门
了。关门之后，谁知道胥大爷住在什
么地方，我必须早做打算。我想起奶
奶放鸡蛋的竹篮，为了在太阳落山之
前把连环画换回来，现在只有打她篮
子里的鸡蛋的主意了。篮子里有那
么多鸡蛋，快装满了，取走一只鸡蛋，

是不容易发现的。再说，她老人家不
可能天天数那竹篮里的鸡蛋，等她发
现，一切都变得无从查证。我还可以
像福尔摩斯那样替她推断，是老鼠偷
吃了她的一只鸡蛋。

我正得意于自己一把小小的年
纪，就把后道的事儿也考虑得那么周
全，很不幸，我的手刚刚伸向篮子，竟
撞见奶奶从屋外进来。奶奶问我：

“你把一只鸡蛋拿在手上做什么？”我
吓得全身紧张，鸡蛋差点掉到地上。
我灵机一动说：“拿来看看。”奶奶说：

“每一只都长得一样，圆溜溜的，一头
大一头小，有什么好看的？”说罢把竹
篮提出门外。

我跟着她走出门去。一位邻居
站在门外，他的儿媳妇今天中午给他
生了个大胖孙子，他这是在向奶奶买
鸡蛋。一会儿工夫钱物两讫，竹篮里
只剩下令我绝望的看不见的空气。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像在油锅
里过日子。用钉耙翻地的时候，我把
紧挨着菜地的一个金黄的大南瓜挖
出了四个窟窿；奶奶让我替她抱柴
火，我从菜地里砍了四棵大白菜给她
抱回去；剁猪草的时候不留神，菜刀
砍到左手的食指上，鲜血直流，居然
没感觉疼，继续埋头剁猪草。幸好奶
奶发现，撒上香灰止住了血，这时候，
我才痛得掉下眼泪。奶奶说：“一根
刀疤，将来就有一个相好的。”这话在
我们村子，只要有人砍伤了自己，旁
人都会这么取笑。我知道“相好的”
是什么意思，跟我同班的阿建，就是
她娘跟一个“相好的”鬼混出来的，阿
建的娘到现在还没结婚，没有哪个男
人敢要。我挂着眼泪数左手食指上前
前后后落下的刀疤说：“奶奶，我有十
四个相好的！”奶奶在我的后脑勺上拍
了一下说：“做流氓有什么好？奶奶看
你是把魂儿弄丢了。”我想我大概确实
真的把魂儿弄丢了。我转了一下眼
珠，心想，我这会儿必须在奶奶面前
表现出把魂儿丢了的样子。（二）

梦境
身体陷于尘土，很重
你对我的爱提走一部分
诗歌提走了一部分
其余无计可施
眼看着越陷越深。

翻一个身
来到梦的另一侧
此时闻到了
你身上薰衣草的气息

下午茶
下午与你喝茶，讨论哲学
这两个小时，构成了本地区
最大的一场人道主义行动

时间太陈旧了
已与我们混为一体
这时需要有思想猛击一掌
将我们推到外面来

泉流
神每天眷爱我们
如此一念之差
我们即从一小汪寂静水洼
变成丰盈泉涌
在森林中
发出淙淙流布之音

海边
一口气来到海边
以为这一次够远的了
可是，海风吹来了
你发际海藻的味道。

眼神
从众多羡慕的眼神里
我大致知道
你已经得到拣选
在尘土飞扬的村子里
受到了强大力量眷顾。

向来如此
相拥既久，他俩从
彼此的怀抱、臂膀、手指里

挣脱

距离拉开，变为空旷
里面长出
树木花草，关关雎鸠

诞生了道路、山丘、城市
一些雨季，一方星空

世界向他们呈现
暮晚与隔水笛音
淹没凭栏独立的人

向来如此，一直到九月
千山飞下黄叶

翻阅
凡我所有，经你翻阅之后，

不可能归复平凡了。

连同我一方荷塘的涟漪，
你都晓得出处，

是太阳和风暴从大海里搬
来的。

一把挂在墙上的琴，再怎
么喑哑，灰尘落满，

可是你已经听过它在异乡
为你弹奏过高山流水。

在你的泪光里，我向往的
庸常，

不可能回来了。

所有沉默都有表达，
所有笨拙
只是显得笨拙。

时间，意味深长地合乎你
的眺望：

白云已是出岫之白；
蓝天，总是挂在你香樟树

上的蓝，那是你的秋天；
每一块绿草地
为 你 去 年 的 碧 罗 裙

而 绿 ……

一样的虚无：
从前是挣扎的空，
现在，在你那儿，
是一种洞见，在一阵阵喜

悦中，
像雨中的玫瑰微微颤抖。

那安放我们之间牵挂的
那安放我们之间牵挂的
不仅仅是春和日丽
有时也刮大风，阴雨连绵
也酷热难当
清晨起厚重白雾

进入腊月，大雪阻断了你
的消息

寒冷与忧伤像漫漫长夜笼
罩着我

江海之大，深山之空，天涯
之远

一时间，我不知该携带哪
一种乐器

每一个大音箱后面
都聚集着笨拙之躯

一群人每天对着海子牛雕
塑吹萨克斯

这已是海边第十一支乐队

他们鼓 起 腮 帮 子 ，吹 呀
唱呀

这些曲调
总比我心中意绪低矮几分

多年前，我和周琪老师有个“约
定”：农历大年初一上午，一定到她府
上拜年，同时，就她关注的工作、健康
等情况作“年报”，借此向她请教。有
一年，年关将至，周老师就开始关注
天气预报了，预报称大年初一有大风
雨，她立马给我打电话：“今年就别过
来了。”我却冒着风雨，如约而至。她
既心疼，又开心。

2022年冬，疫情肆虐。今年一
月初，住在阳光护理院的我和妻子正
商量着设法去看望二老，师妹张益的
一个电话，让我五雷轰顶，仰天痛哭！

我这一生崇敬的第一位恩师周
琪已驾鹤西去，时间定格在2023年1
月6日。

痛定思痛，情绪逐渐平静，刻骨
铭心的种种往事，一件件、一桩桩从
心底泛起。

我认识周琪老师始于1948年
秋。当年7月，我完成了初小阶段的
学业，从大王庙小学四年级以年级第
一名免试直升本校五年级，我放弃了
直升的机会，到通师一附报名参加入
学升级考试。被录取后，分在一附五
年级3班。周琪老师是语文教师并
兼任级任导师（即今之班主任）。

两年的高小学习，时间不算长。
正是周老师抓紧这两年，为我们这群
少年日后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周老师指导阅读深入浅出、指导
写作精批细改，还有意识安排口头交
流和汉字书写作业，让每位同学的语
文水平、人际交流都有了不同程度的
提高。她教学严于律己，在同事们中
间是突出的，敢于给自己立标杆，给
学生做样板。无论在阅读、写作、口
头表达还是书写等方面，她都立下新
标杆，要求远高于她在师范学习时的
标准，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

能为每位同学设定个性化目标。同
学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都力争上游，唯恐掉队。

这些只是周琪老师高小语文教
学的点滴，但给学生留下的是一笔笔
宝贵的财富，给后辈以学习的动力和
多方面的启迪。

作为级任导师，周琪在班级管理
上，除常规外有另一番作为。

原先，我家住在南通市东北方向
的山门巷，离通师一附较远，因此，只
能早出晚归，步行上学，中午不回家
吃饭。我家境贫寒，每天上学只能在
搪瓷饭盒里装上一盒“大麦饭”，南通
方言叫“米见子饭”，外加几个萝卜头。
像我这样带饭上学的学生是极少
数。上午最后一堂课结束，我提着饭
盒到当年医学院大礼堂西侧的老虎
灶，花上一分钱，用开水淘一淘，如果
天冷，就淘两遍，再提回教室，边啃米见
子饭，边嚼萝卜头。我对这样的生活
已习以为常，只是求知欲、上进心特
别强，不甘人后。五年级全班52名
同学，第一学期末我的成绩总分名列
第七，第二学期就名列第一。六年级
全班53名同学，第一学期期末总分
名列第二，第二学期3个班，总分名
列第二。要强也许是我的天性，以努
力取胜为荣，但不以小动作争名次。

那时的周琪老师是位秀颀的大
姑娘，未婚，以校为家，住在一附教职
员楼二楼。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
点，每天午饭过后要到教室走一走，
看一看哪些学生没回家，在教室里干
什么。她不止一次看到我啃米见子饭、
嚼萝卜头。有一回，她对我说：“有什
么困难，直接对我说，我会帮助你
的。”当时，我眼泪直淌。即使是几十
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也是热
泪盈眶。尽管我只是个十一二岁的

孩子，但一下子悟到这是老师对学生
一片挚诚的爱！感激、鼓舞、奋发，一
齐涌上心头。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点点头，咬咬
牙，什么也没说。

坚韧只有在困境的磨炼中造
就。在其后一段时间，我没有向周老
师提要求。

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妈妈得
病，让家境变得越来越艰难。妈妈必
须接受手术治疗，这可把我急坏了。
万般无奈之下，我想到周老师的话。
但又想，借钱，而且是向自己的老师
借钱，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是多么难以
启齿，几经思想斗争，还是鼓足勇气，
向周老师开了口，她一口允诺。第二
天，她就把当时价值两包“洋纱”的钱
给了我。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手
头并不宽裕，家中还有父母需要赡
养，钱是向她在通医附院药房工作的
堂兄临时借来的。

由于家境长期处于困窘状态，借
周老师的这笔钱一直到我工作之后，
时隔20年才有了归还的可能，可周
老师却执意不收。她的表态直截了
当，并且不容商量：“从一开始，我就
没有回收的想法！”磨破嘴皮，勉强收
下表达谢意的一点零数。

人们也许会忽略这“无偿资助”
背后的深刻含义。我当时能意识到
的是人间大爱，是师生之情而非一般
的救助。其后，深入思考，它体现的
是周老师对教育的忠诚和无私的奉
献。正是这种忠诚和奉献，不仅让我
对周老师满怀感激和崇敬，更激励我
走上从教之路。

1957年高考，父母认为我处事比
较稳妥，要我学医。亲友认为我平日强
调公平、公正，建议学法律。我早就拿定
主意：走周老师的路，选师范，当老师。

命运没有跟我开玩笑，我被南京
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专业录取。四
年后，毕业分配在南通师专中文系任
教，由此起步走上了周老师的路。
这五十余年，一直受到周老师的关
注、关怀、指导和鼓励，虽几遭危难，
都一一化解。周老师的正派作风为
我树立了终生的榜样，让我无论何时
何地，身处何位，一直走在正道上。

现在周琪老师永远地离开我们，
在近百年的人生旅途中（2024年7月
5日是她的百岁诞辰），她把青春年华
的光辉照亮了一大批年轻教师前行的
路；她把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无私奉
献撒在了广袤的大地上，让其生根发
芽、生生不息；她把富有创意的教育理
念，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教学实践经验
不仅留在课堂里，更留在人们的心中，
激发和引导人们不断进取。

作为老教育家，在南通市几乎所
有的小学都留下她任教或任职的足
迹。在大量教学实践中积累的丰富
教学经验，得到人们的一致拥戴，如
此走上学校的党务、行政管理岗
位，正是众望所归。她一如既往地
付出，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崇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被评为南
通市唯一的终身名誉校长。

她没有陶醉在耀眼的光环里，只
要一息尚存，她总在思考小学教育的
改革，思考小学综合教育的未来……

非常遗憾的是，恩师在世时，没
能见她最后一面；去世后，又未能为
她送行。万般无奈之下，被疫情困在
阳光护理院的我，只能按约定的追悼
会时间，甩开因腿疾而支撑的单拐，
朝着天福园（殡仪馆）的方向，下跪、
磕头，向我此生第一位恩师周琪行

“大礼”，深情遥祭。
我又哭了，泪流满面……

紫琅晨钟
从天外传来
晨钟惊醒宿鸟
钟声所达
万物开悟

黄泥抔土透出历史的沧桑
有一些人
听懂钟声
就此留在了山间

大江宽阔
行舟舒缓
梵音与涛声相伴
江水把钟声带向远方

广教寺
要站就站在江边
把江水这条腰带

紧了又紧

要做就做智者
从缓慢流动的江水中
听出梵音

要磨就把塔顶磨尖
直到支起云朵
伸手就摘下星辰

山前种桃 山后植松
竹林虚位以待高士
白狼献出宝地
赢得万世名

菩萨说 从今往后
佛光照远也要照近
有人在石阶上跪行
有人在心间修行

紫琅晨钟（外一首）

□刘白


